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谨以此文纪念瞿秋白壮烈牺牲 80 周年 

 

访谈宋希濂奉命枪决瞿秋白详情 
 

汪东林1 

 

作者前记：适逢瞿秋白烈士牺牲 80 周年，《参阅文稿》再印拙作是件

有意义的事。这是因为，20 世纪 60 年代中国“文革”开始前后，瞿秋

白烈士曾被诬为“叛徒”，而曾任国民革命军第 36 师中将师长的宋希

濂先生是当时蒋介石下令枪决瞿秋白命令的执行者，也自然是瞿秋白是

“叛徒”还是烈士的重要证人。而我与宋希濂先生同为全国政协机关的

工作人员，出于对文学和历史的兴趣及责任感，主动争取到宋希濂先生
                                                              
1 作者 1960 年上海复旦大学中文系毕业，长期在全国政协工作，第八、第九届全国政协委

员，多年与梁漱溟、赵朴初、十世班禅、王芸生、程思远等近距离接触，陆续著作出版《李

宗仁归来》（合著）、《宋希濂今昔录》、《梁漱溟问答录》、《梁漱溟与毛泽东》、《远

去的背影  —  政协人物记》、《1949 年后的梁漱溟》、《“反面教员”梁漱溟》、《民主

人士》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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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大力支持，几经周折终于写成了这篇文章，并于 20 世纪 80 年代初公

开发表后在社会上产生较好的影响。我也以此为起点，于 80 年代中叶，

再次得到宋希濂先生的支持，完成长篇传记文学作品《宋希濂今昔录》，

在湖南《文艺生活》杂志连载并获奖后，由湖南人民出版社出版成书，

30 年后的今天又即将由北京中国文史出版社再版。 

岁月悠悠，大浪淘沙。瞿秋白烈士的丰功伟绩，将永彪中国的历史

长河。著名爱国将领宋希濂先生，也已作古 20 余年。作为这段历史真

相记录者的我，也从一个中年人成为年届八旬的老者。可以聊以自慰的

是，拙作公开发表 30 多年来，无论是历史研究者，还是普通的读者，

都还没有忘记这篇作品。是为拙作再印的前记，并以此致谢编者和读者。 

 

1935 年 6 月 18 日，瞿秋白在福建长汀罗汉岭下英勇就义。当时，

宋希濂是国民党第 36 师中将师长，驻扎长汀，秋白烈士就是由宋部直

接审讯并奉蒋介石“就地处决，照相呈验”的命令执行枪决的。这一事

实是远在我学生时代就知道的。当我到政协工作不久，初识宋希濂先生

时，他的儒者般的外表和风度，使我难以想像，他就是执行蒋介石的手

令直接下达命令枪杀瞿秋白的主犯。在“文革”前夕，有关瞿秋白“变

节”之事先由上边传出，政协直属组的召集人之一王芸生，建议我作为

工作人员，从了解史料出发，得便可个别与宋希濂接触一下，探个究竟。

王芸生的话，对我是个鼓励，更激起了我的兴趣，使我不几天后就约宋

希濂先生长谈。 

头一次谈话的地点在政协机关。准确的时间应是 1966 年的 7 月。

我还清楚地记得，在我向宋希濂提出要求时，他还表示犹豫，说机关运

动已经开始，现在谈这些往事不大方便。但经我执意要求，他才勉强答

应下来。 

“您能先谈谈瞿秋白一开始被捕的情况吗？”我首先发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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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蒋介石对江西苏区红军的第五次围剿得逞，红军主力于 1934 年

10 月撤离苏区北上，仅留下六七千人在闽赣边境地带开展游击活动。

蒋介石一方面调兵遣将，组织主要兵力堵截围追西去的红军主力，同时

命令汤恩伯留下负责全歼赣闽残留的红军。1935 年 2~3 月间，汤恩伯

指挥数万兵力从西南往东北方向不留空隙地截追红军。因兵力众寡悬

殊，红军决定化整为零，其中有力量较弱的千余人往东撤离，被我指挥

的 36 师在水口附近的部队堵截击溃，俘虏较多；余下三四百人改走上

杭方向，也被 36 师指挥的福建保安第 14 团截获。我因在战事中负伤住

医院治疗，暂离 36 师师部（师部设在福建长汀县城内）。4 月下旬，

我在医院接蒋介石南京密电，称‘据可靠情报，共匪头目瞿秋白在你部

的俘虏群中，务必严密清查’。我立即命令师参谋长向贤矩执行，先在

108 旅方面清查，一个个俘虏均加以细细辨认和盘问，都没有发现线索；

又电告保安第 14 团，几天后得复电，说俘虏中有个可疑的人，自称林

琪祥，上海人，但操苏南口音，面容消瘦，职业医生。我即命令师参谋

长亲自前往，速将此人解往长汀师部审问。师参谋长去保安第 14 团的

次日，即电复经人指认，林琪祥就是瞿秋白，但并未提审瞿确认，他将

立即押瞿回师部审定。我接此电后深感事关重大，也立即离开医院，赶

返 36 师师部。” 

“你们当时是怎样认定林琪祥就是瞿秋白的呢？” 

“我回师部的当天，军法处处长吴淞涛就向我作了汇报。他为了在

我面前表功，把提审过程讲得有声有色。吴说，他耐着性子反复审问瞿

秋白的姓名，年龄，籍贯，职业。瞿秋白都不紧不慢地答复叫林琪祥，

36 岁，上海人，职业医生。吴说他有意长时间静默，静得提审室里五

六个人都听见彼此的呼吸声，他甚至站起来在屋里来回踱步，并不时观

察瞿秋白的神色，只见他半合半闭的眼睛，脸孔苍白消瘦，端坐的样子

像一个打坐的和尚。吴说，在一段时间的寂静之后，他突然一转身使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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把桌子拍得震天响，大声说：‘你是瞿秋白，不是林琪祥！民国 16 年

（1927）我在武汉听过你讲演，你不认得我，我可认得你，你不要冒混

了吧！’据吴说，这一突然的逼问，瞿秋白神色有所动，但仍然不紧不

慢地说：‘你们搞错了，我不是瞿秋白！’吴才使出最后一招，大声一

吼：‘来人啦！’进来的是事先在外等候传话的被俘投敌的共军的叛徒，

他指着瞿秋白，向吴献媚地说：‘我用脑壳担保，他就是瞿秋白。我说

了不算，还有他本人照片可核对。’吴洋洋自得地向我汇报说，至此，

这表面像一座佛，内心比狐狸还狡猾的瞿秋白才被迫低下了头，但吴淞

涛删略了瞿秋白最后说的几句话，这是另一位在场的部下后来同我讲

的。在叛徒当场的指认下，瞿秋白竟坦然一笑，说：既然这样，也用不

着这位好汉拿脑壳作保，我也就不用‘冒混’了。瞿秋白就是我，十多

天来我的什么‘林琪祥’，‘上海人’之类的笔供和口供，就算作一篇

小说。瞿秋白当时的心境和精神状态，由这几句话即可见一斑。” 

“那么后来瞿秋白的态度又怎样呢？您本人是怎样同他接触，又是

怎样审问他的呢？”我紧追不舍地提问，使宋希濂先生为难 — 这是我

的提问脱口而出后的感觉。其实不然，他深思了一会儿，反而露出笑容，

爽朗地说：“我真没有想到，你的提问包括内容和层次，都同半年前上

头组织派人调查的提问如出一辙。你我如果不是相识的，我会怀疑你也

是组织派来调查的。”“这只能说是巧合，虽非英雄却所见略同。”我

急忙向他解释，并一再表示我实在太感兴趣，欲罢不能，这段故事太吸

引人了。 

宋希濂掏出香烟未等一支烟抽完，即对我说：“当时我听完军法处

长吴淞涛的汇报后，便命令下属先不要再提审瞿秋白，并批了‘优裕待

遇，另辟间室’八个字，首先给瞿秋白改善生活环境和条件。我这样做

是经过深思熟虑的，其出发点自然是我当时的反动立场，想以柔克刚，

用软化的办法克敌制胜。但最终目的并未达到，还一连出现我意料之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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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情况。比如，我给瞿秋白生活优待，原担心他不会接受，他却二话未

说，欣然处之；我看他的神情，在作了充分准备之后，以为我直接出马

同他交锋会有所获，不料他外表体弱神伤，心中却有一把利剑，迫使我

步步退守；在我谋事不成、功夫白费的这段时间里，他竟埋头写出长篇

文章〈多余的话〉；我估计他会被押往南京审判，由蒋介石直接处置，

却不料蒋介石看无计可施已成事实，竟直接下令由我将他就地处决，而

瞿秋白对自己生命的结束竟那样泰然处之，大义凛然……所有这一切恐

怕不是短时间就能讲完的。我看今天就谈到这里，过些天再抽时间，且

听下回分解吧。” 

我只能从命，首次谈话到此结束。但出乎意料的是，不几天，北京

政法学院的大学生就屡屡登门“请”宋希濂谈瞿秋白之事。 

其时，政协机关的运动也在升级，我为与宋希濂首次谈话引起的悬

念所驱使，得知北京的大学生正蜂拥而至，心想为什么我不能插一脚，

至少把这个传奇式的故事粗线条地听完呢？我经过反复考虑，便决定也

登门拜访。 

于是，我们开始了第二次谈话，约两个小时。 

宋希濂颇为深沉地说：“你可能不知道大革命时期我在黄埔军校集

体加入国民党，又由陈赓介绍，秘密加入了共产党这件事。陈赓是我的

湖南湘乡小同乡，他 1922 年在湖南就加入了共产党；1924 年他同我一

道领着 20 来人从湖南长沙绕道上海到广州投奔国民革命，考入了黄埔

军校，一同成为黄埔一期的学生。在 1935 年 4 月下旬，在瞿秋白成为

我的阶下囚之后，一方面我当时的职位和立场，必须把瞿秋白降服，让

他公开投靠到国民党方面，这将是国民党的一次成功，对共产党的一个

打击，同时也是我个人对蒋介石的一大功劳；另一方面，瞿秋白的突然

出现也自然唤起我对往事的记忆，先前既是国民党党员又是共产党党员

的我，对瞿秋白这样的领袖人物曾经崇敬过，仰慕过。我对这些往事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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涌现和情感的藕丝，当时是不会向任何人吐露的。但是，正是这些往事

情丝的牵绕，当然更重要的是我当时肩上的国民党中将的军衔亦即是反

动的政治立场，促使我对瞿秋白采取了一些非常的措施。 

“第一，在改变生活条件前，我首先去瞿秋白的囚室看了他。我提

出好好给他治病，他答复用点药减轻病痛尚可，认真的治疗则完全没有

必要了。我说两国开战尚且对战俘伤病员实行人道主义，何况你我都是

一国的同胞。他却厉声说，蒋介石 1927 年靠血腥镇压革命起家，不顾

国难当头而发动五次反革命围剿，请问这人道主义又扔到哪里去了？我

避开同他争辩国共两党的是非，递烟给他抽，重申来看他是询问他生活

和健康上有什么要求，他倒直爽地说，他作为病人，不反对看病吃药；

作为半拉子文人，要写东西，需要笔墨纸张书桌；又说他写东西习惯上

需要烟酒，但他身无分文，仅有的财物全被保安团的兵搜走了。我当即

答复，这些要求均可满足。第二，我退出囚室后即采取生活优待具体措

施，随即把参谋长和几位处长叫到跟前，先亮出‘优裕生活，另辟间室’

八个大字，然后宣布六条措施：一，另辟一较大的房间，供给纸张笔墨

和现有的古书诗词文集，备书桌一张；二，新购白裤褂两身，布鞋一双；

三，按 36 师‘官长饭菜’标准供膳，需烟酒时另备；四，每天允许在

房间门口的院内散步两次，指定一名副官和军医负责照料，房间门口白

天可不设武装看守；五，自师长（指我）以下，一律对瞿秋白称‘先生’；

六，禁止使用镣铐和刑罚。我宣布了这六条，我的下属都表示不解，甚

至目瞪口呆。我于是解释：以柔克刚是一条古训。对瞿秋白这样声望大、

位置高的人，不能像对待平常人那样，要以情感人，亲近他，软化他，才

能谈及其他。你们都要理解我作出这个决定的本意，你们认真去执行吧。” 

“那么后果如何呢？”我问。 

“一开始我的感觉不错。”宋希濂接着说：“生活环境一改变，瞿

秋白每天作息有规律，写诗词，刻图章，舞文弄墨，颇有点悠然自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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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至于不久我的部属凡是能接近他的，包括哨兵，都向他讨字要印章，

他都有求必应。我存心下命令：其他人一律先不谈政治，头一个同他正

面交锋的必须是我！因为在改变生活条件之前，我手下的人已对他作过

多次审讯，在保安团时不但带镣铐，还受过刑罚，都没有效果。我自信

这一手定会有所进展。就这样过了半个月，下属天天向我报告瞿秋白的

情况，把他写的诗词、书法、印章送给我看。一天，我的目光正停留在

瞿秋白书写的小楷咏梅词《卜算子》的最后一段上： 
 

花落知春残， 

一任风和雨， 

信是明年春再来， 

应有香如故。 
 

 
瞿秋白书法（中为咏梅词《卜算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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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正边看边思考着现在瞿秋白的心态，盘算着如何同他交锋，译

电员送来南京和东路总指挥部催问瞿秋白情况的电报 — 这已经是第

三次了，我决定次日由我单独提审他 — 我怎么也没有料到，经过第二

天上午三个小时的舌战，竟宣告我的苦心策划完全无效。” 

“请您谈得越细越好。”我打断宋的话，要求他。“好，要不是这

段时期在不断写材料，许多事情的细节真想不起那么多、那么细呢。”

宋希濂说着，自己点上烟，喝口茶，又请我喝水。正在这时，门突然推

开，进来一位邻居，我同宋的谈话自然就被打断了。 

在经过十年“文革”几起几落之后，笔者才有可能再度登门拜访宋

希濂。那时历经磨难的国家民族雨过天晴，每当敲开宋希濂的家门，我

的心情与十年前“文革”爆发之初大不一样，宋希濂也一改沉闷的心

境，语音爽朗，侃侃而谈。我问得很多、很细，谈论得很长、很实。尽

管其时中央还没有正式为瞿秋白烈士平反。一开头宋希濂就欣慰地对

我说： 

“就在几天前，中央专案审查小组派人找我调查，要我撰写简要而

明确的证明材料，一是瞿秋白在被捕至被处决期间究竟有没有叛变或变

节的言行？二是瞿秋白在狱中是不是撰写了〈多余的话〉那篇长文？我

直截了当地回答了他们，并当场写了证明材料：第一，瞿秋白没有叛变

或变节的言行，有的是充满革命气节的言行；第二，瞿秋白的确写了〈多

余的话〉长文，我当时就看过，印象极深，这篇长文写的是瞿秋白对往

事的回顾和剖析，而不是对从事革命事业的忏悔，不是国民党方面事后

捏造的那样。这两位调查人员极为认真，不追不逼，甚至避免种种提醒

的语气，听我讲，由我写，然后逐字逐句看，整整一个下午，是一次严

肃而亲切的交谈。他们的礼貌，他们的神色，使我预感到瞿秋白烈士蒙

受不白之冤的日子要结束了，平反昭雪的时刻就快来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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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 世纪 60 年代初至 80 年代初，本文作者与宋希濂同在全

国政协直属学习组。1988 年 3 月，作者与宋希濂（左）合影。 
 

宋希濂关于调查人员提出上述两个问题的长谈，全部写出则篇幅太

长，这里，只择取其重要的两大段，一是当时宋希濂与瞿秋白之间的唯

一的一次直接交锋，二是瞿秋白得知要被就地处决的消息直至牺牲前两

天的情况。我想把这两大段文字写得细一些，以便读者由此一斑而窥见

全豹。 

 

宋希濂与瞿秋白直接交锋 

 

瞿秋白被武装卫兵带进了设在长汀中学里 36 师师长办公室，贴身

勤务兵送上茶水，退出，屋子里只剩下宋希濂与瞿秋白。 

“请用茶。”宋希濂笑脸相迎，说：“瞿先生，这些天我们的陈军

医都用了些什么药？你的病情有好转了吧？” 

“谢谢。”瞿秋白呷了一口茶水，回答说：“我早已讲过，目前的

处境，作为囚犯，我服药只是为了解除点病痛，已用不着作认真的治疗。” 

“瞿先生，你太悲观了。坦率地说，我是敬重你的。我在湖南上中

学时就拜读过你的文章，那时慕名而不得见。今天在这种场合相见，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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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也是一段意想不到的插曲。我今日虽有军务职责在身，仍有一种抑制

不住的感慨……” 

“宋先生，你不必往下说了。”瞿秋白打断了宋希濂的话，“我不

想判断你讲这些话的用意，但我也可以坦率地说，第一，任何语言改变

不了我们今天相对立的位置；第二，我的命运最终并非由你宋先生主宰，

你讲这些怕也是多余的吧。” 

“瞿先生，我赞赏你快人快语。主宰你命运的是最高当局，委员长

本人。但我是这里的最高长官，直接对委员长负责，向最高当局反映情

况是我的职责。我希望我们能开诚布公地谈谈。” 

“谈什么？你发问吧。重复的话，我不想说。我正在写东西，我的

时间不多了。”瞿秋白不耐烦地说。 

“你正在写什么，可以谈谈吧。”宋希濂顺水推舟。 

“写完后可以公之于众，也会送给你看的。我想在离开这个世界之

前，回顾往事，剖析自己，让后人全面地了解我，公正地对待历史。但

是，这里边没有共产党的组织名单，也没有红军的军事情报。如果你今

天要问的是这些，那是会白费时间的。” 

“我看先不要封口为好，随便谈，说到哪儿算哪儿，好吗？”宋希

濂口气缓和下来。 

“那么，宋先生，我可以先问你一个问题吗？”瞿秋白忽然以攻为守。 

“听便。”宋希濂满不在乎地点头。 

“你说上中学时就读过我的文章，请问你当时对我在文章中所宣传

的主张，是赞成还是反对？”瞿秋白抬起他浮肿而苍白的脸，那双充满

倦意的目光忽然发亮。 

“我曾经相信过你的主张，走了一段弯路。”宋希濂直爽地回答，

停顿了一下，然后提高嗓门，说：“但是，眼前的事实证明，你的那套

主张在中国行不通。不仅七年前我本人抛弃从前的信仰做得对，就是在



  11

今天，我还想奉劝你也做一名三民主义信徒，以发挥你的才华。因为只

有孙总理的三民主义，才是适合中国国情的救国救民的真理！” 

“哈哈！”瞿秋白竟抑制不住笑出声来，“宋先生讲这些大道理，

究竟是要同我辩论什么主义是真理，还是要规劝我也随你走同一条路，

归顺蒋介石？” 

“打开天窗说亮话，两者兼有，出发点是为先生的前途着想。”宋

希濂也答复干脆，并为审问顺利进入正题而有点自鸣得意。 

“我原本认为，此时此地争论这些问题，未免不合时宜。既然你有

雅量让我争辩，我只好奉陪一下。宋先生，恕我再问你，1924 年 1 月

召开中国国民党第一次代表大会，重新解释三民主义，实行国共合作，

那时你在什么地方？”宋希濂一时搞不清瞿秋白问话的用意，没有马上

答复。但他一想到目前自己的身份，就若无其事地回答道： 

“那时我刚从长沙奔赴广州投考黄埔军校。” 

“那好。”瞿秋白又喝了口茶，紧接着说：“因为你提出了孙中山

的三民主义问题，使我想起自己曾经是中国国民党第一次代表大会宣言

的起草人之一，就在那时，我便粗略地研究过三民主义。中山先生是中

国革命的先驱者，这是毫无疑义的，但通观世界政治潮流，对比各种主

义、学说，当时中山先生的三民主义倒像是一盘大杂烩，无所不包，而

又缺乏真谛，并不能最终解决中国的出路问题。可称道的是，孙先生顺

乎潮流，合乎民意，果断地确定了联俄、联共、扶助农工三大政策，实

现国共两党合作，重新解释了三民主义学说即新三民主义，在当时的确

起着推动中国历史前进的作用。但时至今日，蒋介石背叛革命，屠杀人

民，是名副其实的法西斯蒂，还有什么资格谈论三民主义呢？至于共产

主义学说，在苏联正在变成现实，在中国也为觉悟了的农工民众所接受，

而为蒋介石所深恶痛绝，也可以说是心惊胆颤！要不然，蒋介石何以要

运用百万兵力一次又一次地‘围剿’苏区呢？所谓共产主义不适合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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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情，更是历来各种反共分子都在弹的陈词滥调。好了，我还是那句话，

现在争辩这些不合时宜，你我都不必浪费时间了吧！” 

瞿秋白滔滔不绝，脸色绯红，起身要走。宋希濂心中恼火，装出若

无其事的神色，手指头习惯地弹着桌面，缓慢而冷冷地说： 

“请坐下，不必激动！瞿先生，你说完了，我还没讲呢！” 

“好吧，我洗耳恭听！” 

“瞿先生，共产主义在中国能不能行得通，不是高谈理论，而是要

看事实！”宋希濂特别加重了“事实”这个词的语音，接着又说：“请

看当今党国政令一统天下，委员长秉承先总理的宗旨，实行三民主义，

全国民心归顺，乃大势所趋。共产党自民国 16 年之后，苦心经营了若

干山头，如今已荡然无存。以至于像瞿先生这样的头面人物，也落到今

天这种地步。共产主义如能救中国，何以这样奄奄一息，濒于绝境？你

既不愿争论这些，我也就说到此为止。但我想郑重地提醒你的，是别忘

了眼下你自己的处境。时至今日，你还没有对我们讲一点有关共党和匪

区的有价值的情况，这对你是很不利的！” 

“说得好！这最后几句话才是你今天绕着大弯子找我谈话的本意，

也是为多日来想完成蒋介石给你任务而使的小手段！”瞿秋白笑着对宋

希濂投以冷嘲的目光，“但我也可以坦率地告诉宋先生，几年来我身患

重病，在苏区所做工作甚少，管过一些扫盲识字办学校的事，你不愿意

听这些吧？至于其他情况，我早就说过，无可奉告。我对自己目前的处

境，十分清楚。蒋介石决不会放过我的，我从被认定身份之后就没有打

算活下去。我唯一的希望，是让我把要写的东西写完，我剩下的时间不

多了。我应该感谢宋先生的是，你在生活、医疗上优待我，使我有条件

完成我要做的最后几件事。但是，宋先生，我郑重地告诉你，如果你想

借此完成蒋介石交给你的任务，那将一定是徒劳的。好了，纸已戳穿，

我们的谈话也该结束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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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希濂无言以对。从此，宋希濂再也没有直接出面找瞿秋白进行这

种审问谈话。 

 

瞿秋白牺牲前两天内发生的一幕 
 

自宋希濂直接审问之后，对瞿秋白狱中生活优待如常。宋以下，36

师司令部凡能与瞿秋白接触的官兵，都私下向瞿索要题字和印章，瞿一

律求者不拒，予以满足；唯独各种形式的审问、谈话毫无进展。过了一

段时间，宋希濂向南京方面汇报：审讯没有突破。紧接着，南京直接派

人到长汀提审瞿秋白，反复几个回合，依旧毫无所获。宋希濂这时倒放

宽了心：不是我无能，南京派来专人审讯，不是也毫无结果吗？事情至

此，宋希濂估计，瞿秋白有可能押送南京处置。出乎他意料的是，至 6

月 16 日，突然接到由顶头上司蒋鼎文转发来的蒋介石密电，命令宋希

濂对瞿秋白“就地枪决，照相呈验”，中央社和各大报发消息。宋希濂

拿着电文，端坐在办公室考虑了半天，然后把参谋长、军法处长、政训

处长和陈军医召来，先让他们传阅电报，随后严肃地下达命令： 

“委员长作出这个决定，有着重要的考虑。消灭共党已到了关键性

的时刻，没有严厉的措施是不行的。无条件地执行命令，是我们军人的

神圣职责。根据委员长的命令，我作如下安排：第一，明天（17 日）

中午，参谋长去瞿秋白房间下达最高当局的命令，宣布后天（18 日）

上午执行，听取犯人有什么遗言遗物。同时房门和师部大院内外要加岗

严密警戒，三天内全体人员一律禁止在师部大院会客，陈军医可在房中

陪同犯人，密切注意动向，有情况及时报告。第二，18 日中午，军法

处长和政训处长到场监督执行，刑前在中山公园备酒菜，执行地点在罗

汉岭下，拍照后备棺木埋葬。你们有什么意见补充？” 

“执行命令！”参谋长、军法处长、政训处长异口同声，只陈军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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没有作出反应。 

次日中午，参谋长随陈军医走进瞿秋白的房间，瞿正在聚精会神地

给师部的一名卫兵刻图章。瞿秋白头也没有抬，顺口对来人说：“请坐，

稍等片刻。” 

紧接着，参谋长的勤务兵端进来一大盘酒菜，瞿秋白这才站了起来

说：“今天是什么日子？参谋长还亲自来作陪。” 

“不要客气，瞿先生，随便喝点，请坐，坐。”参谋长边说边招呼

瞿秋白对坐。瞿秋白一坐下，发觉陈军医脸色不好，一言不发，立即联

想起他一上午未曾露面，预感到有什么重要事情将要发生。参谋长提起

酒壶，同瞿秋白一杯又一杯地对喝起来。待双方都有几分酒意，参谋长

才张口说：“瞿先生，你住在这儿有一个多月了吧？”“我不记日子。

怎么，要送我上路？”瞿秋白放下手中刚举起的筷子。 

“是的。”参谋长严肃地说：“好在你多次讲过，从被俘后就没有

打算活着出去。现在，南京最高当局来电，命令就地枪决，可以成全你

了。师座遵照委员长的电令，决定明天上午执行，让我提前转达给你。

你有什么话要说，有什么后事要办，可以直说，我们将视情况而尽力为

之。” 

瞿秋白深深吸了一口气，缓缓地饮了一口酒，铿锵有力地回答道：

“我早就等着这一天了！这样做才符合蒋介石其人的作为！我提议，为

你们提前给我送行，干杯！”参谋长和陈军医都没有举杯。参谋长沉着

气，面无表情，惶惶然失神的陈军医（陈是瞿秋白在狱中关系最密切的

一位军官）结结巴巴地说：“瞿……瞿先生，你还……还有么事要办的，

尽管说。” 

“我一切准备就绪。”瞿秋白响亮地回答：“我唯一的要求，是委

托陈军医将我身边的一些遗墨（包括长文〈多余的话〉），在我死后寄

给一位武汉的朋友，请参谋长报请宋师长照准。”参谋长当场答复：“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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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好说，你写的那些东西对我们没有用，我想宋师长会照准的，请瞿

先生放心。” 

谈话就此结束。当晚，瞿秋白服安眠药后睡得很沉，陪宿的陈军医

却彻夜未眠。6 月 18 日是个大晴天。清早进餐后瞿秋白换上了新洗净

的黑褂白裤，黑袜黑鞋，泡上一杯浓茶，点支烟，坐在窗前翻阅着《全

唐诗》。金灿灿的霞光投进了门窗。他翻阅，吟读，思索，然后提笔书

写起来 — 
 

1935 年 6 月 17 日晚，梦行小径中，夕阳明灭，寒流幽咽，如

置仙境。翌日读唐人诗，忽见“夕阳明灭乱山中”句，因集句偶成

一首： 

夕阳明灭乱山中，（韦应物） 

落叶寒泉听不穷；（郎士元） 

已忍伶俜十年事，（杜心甫） 

心持半偈万缘空。（郎士元） 
 

书写至此，军法处长传令催促起程，瞿秋白于是疾笔草书 — 
 

方提笔录出，而毕命之令已下，甚可念也。秋白半有句：“眼

底烟云过尽时，正我逍遥处。”此非词谶，乃狱中言志耳。 

秋白绝笔 
 

瞿秋白掷笔整衣，昂首走出房门，见阳光洒满院落，两排上了刺刀

的士兵站在院中。瞿秋白在房门口驻足，抬头扫了一眼山坡不远处二楼

窗户上低垂的帷幕，那里是宋希濂的办公室，一个月前他曾去过。瞿秋

白不可能想到，这时的宋希濂，正一个人在办公室里悄悄挑起窗帘的一

小角，望着独立院中的瞿秋白和押送他赴刑场的官兵们。 

昨天下午，参谋长向宋希濂面报时提到，说午间酒后瞿秋白曾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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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们的宋长官在生活上优待我，秋白想诀别时能同他对酒致谢，不知他

敢大驾光临否？宋当即打断参谋长的话，冷冰冰地说：“优待他是为了

软化他，化敌为友。委员长已决定处置他，我再出面同他喝酒，还成什

么体统？” 

但是，今日上午宋希濂在办公室听到下边院中的传令声，却情不自

禁地挑起窗帘望上一眼。 

10 时正，军法处长传令出发。瞿秋白昂首走出 36 师大门，脚踩着

行进的节拍，轮流高歌俄语、华语“英特耐雄纳尔，一定要实现！”这

时候，沿途的老百姓驻足聆听，注目送行；这时候，阳光铺路，风停树

静，只有悲壮的歌声在山城长汀上空回荡…… 

进了戒备森严、无一游客的中山公园，一桌酒肴已摆在八角亭里。

瞿秋白请两位处长对饮，被拒绝了；又找陈军医，说没有来。瞿秋白一

摆手，迈步走向八角亭。遵照特务连长的安排，瞿秋白先在亭前拍照。

他背手挺胸，两腿分叉，面带笑容，为世人留下了一位革命者最后的丰

采。照相后，他背北面南坐定，自斟自饮，旁若无人。酒兴中他又高唱

《国际歌》、《红军歌》数遍。默默无语的兵士，他视同送殡的人群；

闪闪发亮的刺刀，他看作送葬打幡的竹杆。痛饮多杯后，他又放声歌

曰： 

“人之公余稍憩，为小快乐；夜间安眠，为大快乐；辞世长逝，为

真快乐也！”歌毕，瞿秋白在呆若木鸡的士兵刀枪环护之下，走出中山

公园，漫步走向刑场。他手夹香烟，顾盼自如，再一次高歌吟唱，并不

时高呼：“中国共产党万岁！”“中国革命胜利万岁！”“共产主义万

岁！”走到罗汉岭下蛇王宫侧的一块草坪上，他盘膝而坐，对刽子手微

笑点头说：“此地正好，开枪吧！” 

哨声落，枪声起。时年 36 岁的瞿秋白饮弹洒血，壮烈牺牲。长空

倾诉，山川哭泣，中华大地将永远铭记这可歌可泣的一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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细说往事，宋希濂抱愧终生 
 

这里所写的全部事实和情节，均是 20 世纪 70 年代末宋希濂先生同

我的若干次长谈中一一细说，并在事后查阅史实印证过的。我还清楚地

记得，宋希濂先生说到瞿秋白烈士牺牲前的细节时，他怕我记不准确秋

白烈士引用的唐诗集句和绝笔及在临刑前说的那段“小快乐”、“大快

乐”、“真快乐”视死如归的壮语，还特地铺纸一段段写出，竟与我后

来查证的史料一字不差。而在叙述完最后一段史实之后，他又语气沉重、

缓慢而分明地对我说： 

“从 1927 年初至 1949 年末，我追随蒋介石整整 23 年，应当说蒋

家王朝的反共反人民的罪行也有自己的一份，但使我终生难以忘怀，也

是终生愧对祖国和人民的，是瞿秋白烈士牺牲这壮烈的一幕！在我个人，

历史上的污点已不能洗去，可庆幸的是我的后半生终于在中国共产党政

策的感召下，走上了新路，回到了祖国和人民的怀抱，我将以新的作为

和奉献，去弥补历史上那不可挽回的过失于万一！” 


